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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代艺术而言，已经从控制的领域走向过程的领域。如果控制的世界是指对于事物确定性

的表达，或者在固定的事物属性之间通行的话，那么过程的世界指的则是对于事物不确定性

的表达。我们难以试图固定它们，只能去理解它们是如何运动的，以及去推断它们运动的趋

势。也可以说，控制的世界是通过意义来描绘的，过程的世界就需要在现实的重组中形成。

在这个世界里，艺术家总是将自我的感觉置放于一种流动的过程之中，与其说他们在表达事

物的状态，不如说他们在表达自己的情绪，特别是把物质的状态和自己主观性的状态形成一

种混合的客体，从而生成某种可视的图像。对这些图像的确切定义，已经难以从图像的固有

含意中找到答案，只能在形成这些图像的元素中依稀捕捉到艺术家的某种关切、兴趣和感怀。

面对尚扬的作品，我们首先能感到一种时空的错位，在那里，山峦和云气的形象是松散的，

与其说是描绘了某种自然的景观，不如说是通过移植、并置、拼贴和组合自然的片段形成自

然的肌体。一方面他使用着传统的画布和油彩，另一方面他借助数码技术获得的图像来形成

画面的组合。可以说，他在自己的艺术过程中，既连接起古代的图像与当代的视像，也连接

起传统的技法与当代的“反技法”。正是在这样一种混合的语言表达中，尚扬塑造出了一种

从可视的事物之中超越出来的视觉图景。当这些图景变成连续的画面或尺幅巨大的画幅时，

它们强烈地表达出一种幻觉中的真实。

中国古代画家在表达自然时重视的也不是自然的实像，而是自我的心像。以此衡量尚扬的作

品，他画出的乃是他观念中的自然。但是，如果从他的语言方式来看，他的作品不是对古代

绘画观念的演绎，而是通过运用当代图像语言形成对传统方式的颠覆。因此可以说，尚扬的

绘画就处在从观念到语言都对传统概念的双重解构之中。

作为从 1980 年代中国新艺术运动中发展起来的艺术家，尚扬从来就在他的探索中走着一条

与传统法则偏离，但又重在自我建构的道路。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用类似于传统绘画“写

意”的方式画出一批批的“风景”，但显而易见，这些风景不是对自然的再现，而是把自然

看成生命的活体，试图表现出它们与他自我心理活动和生理感应相默契的某种运行特征，甚

至通过自然生命的意态表达一种文化关切。他画的是自然生命的呼吸和表情，表达的则是自

己的生命感悟和文化认知。近些年来，他更加沉浸在心灵与世界、自然与文化的神秘契合之

中，表现出在艺术的过程中注重过程的偶然联通，形成一种造型的写意。



尚扬的作品是某种重组的现实，他以对于当代图像世界的敏感开启了新的中介物的组合。在

传统的绘画技法之外，他运用了大量的数字图像，形成了画面上混合的效果。这种语言可以

在情感和象征之间、在部署和概念之间机动变化。他的天才在于能够把握图像符号的类似性，

把传统和当代的图像都看成一种生态系统，把它们放在化合与转换的过程中去解释，从而消

弭了传统图像形式与当代图像符号之间的差异性，使得物质的状态和主观的状态在这种组合

中形成诗意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他使自己从传统型画家变成了一位当代型画家。

尚扬的作品充满着一种生命肌体的气息，或者说他意欲表达的就是自然生命“活”的形态。

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他曾经描绘过许多肌体的切片，像在实验室里进行病理实验的科学家一

样分析身体的组织结构和形态。在新近的作品中，他仍然把一种关于肌体的体验带入画面，

使画面中的自然形象具有器官性的形态，来作为接触世界的第一媒介，由此表达物质性与文

化性之间的关联。这种观念与中国传统绘画中表达自然生命的吐纳生机一脉相承，但是更多

体现了当代人的对于自然生命的体验。他作品中的语言特征是十分明确的，他运用无意识般

流动的线条、晕化开来的色泽、特别是一种松散的笔触和有节制的色彩，都是为了传达与自

然生命气息同构的感觉，从而使作品洋溢着生命的动感。

有意味的是，尚扬把他最重要的系列作品称之为“董其昌计划”，这多少表明了他艺术的观

念性动力来自于中国绘画传统的启发。在中国绘画历史上，董其昌堪称处在时代转换进程中

的一位“文化解构主义者”，他以艺术史家的身份重新解读在他之前已经十分成熟的中国绘

画体系，把本来在历史中一体化的绘画体系拆解成南北两种流脉，尤其推重表达文人逸兴的

画家群体，在理论上把他们归纳为“南方主义”（南宗）。与此同时，他也在实践上表现出

涉笔草草、重视墨韵的风格，作品具有烟云流润、神气充足的面貌。实际上，在董其昌的艺

术价值观中，反对的是艺术创作中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渐悟”（渐次觉悟），提倡的是破除

各种法则、顿然觉悟到真理的“顿悟”。这种顿悟能够在心灵与世界悄然际会的瞬间产生神

秘的体验，进而获得表达的语言和表现的快畅。这些年来，尚扬的艺术状态就处在这种“顿

悟”的体验之中，在他将不同媒介带入画面的时候，在他从容地用流淌的方式书写心中意态

的时候，他获得了世界的显现与澄明。毫无疑问，他的这种实验艺术本土化的探索，为当代

艺术走出文化观念上西方崇拜和表达方式上的西方模式提供了崭新的经验。


